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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

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指出要“巩固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产权关系明晰，

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实

行平等协商、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经济形态，在

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及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等方面

具有积极作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经济基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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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对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

作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解决新

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和必然选择。本文引用嵌入性理论，利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多元治

理交互嵌入的分析框架，对浙江省H村进行案例分析。分析发现，新时代乡村建设要坚持基层党组织的

主体地位，构建相互耦合的人才、资源管理制度，从而实现两者的相互协同发展。因此，可以基层党组

织为核心，积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领头雁”作用，同时处理好村民自治与精英人才，村与村民小组

的关系，进一步盘活农村发展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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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作为最基层的社会治理，与“强国家-弱

社会”的权威治理不同［1］，是以基层党组织为主

体，通过“四治融合”治理机制和民主协商，组建

的国家-社会共治的治理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乡村治理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奠定社会基础。

作为为基层社会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其与多元治理体系之间如

何实现双向嵌入协同式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

关键所在。从现有研究看，学界从新型集体经济

和多元治理方面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

面：第一是新型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互为发展动

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民富裕、农村生态创

造前提条件［2］，在经济交往层面实现乡村社会的再

组织［3］。通过补位治理场景降低乡村治理成本［4］，

多元乡村治理能有效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5］，通

过秩序重组、自治赋能、人才支撑等推动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第二是基层党组织对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和多元治理相交嵌入发挥了基础作用。基层党

组织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

的根本力量［6］，以浙江的“枫桥经验”，贵州的

“塘约经验”为代表，推动从“政经合一”到“政

经分离”的乡村内生发展逻辑转变［7］，形成多种

“党建+”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第三是将村

集体经济增收壮大作为基层治理有效的主要目标和

衡量乡村振兴水平的尺度［8］。围绕集体经济增长

和带动农民发展致富，学界提出集体产权制度市场

化改革的主张，鼓励通过明晰产权边界，实行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要素市场，加速农村生产要素

流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第四是通过村集体经济发

展激发集体政治活力，实现基层有效治理［9］。不

少研究集中讨论了集体经济对于基治理有效的作

用［10］。有学者发现，集体经济发展从激发村治精英

参与村政、动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促进村庄制

度创新和构建立体化的公共服务等四个维度，优化和

提升了村庄治理的效果［11］。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普遍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与基层多元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两者

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全面性理解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多元治理体系嵌入发展，新时

代如何建立与时代相符的嵌入式发展动力机制方

面，既有研究则尚未有较多涉及。因此，本文以嵌

入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通过浙江省兰溪

市H村进行案例分析，从国家-社会共治角度，探

索H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创新做法，并对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多元治理体系相互嵌入的

要素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进一步理解两者协同发

展的内在机理提供经验借鉴，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

之路。

2  理论分析

2.1  嵌入性理论引入

制度经济学家卡尔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在其书《大变革》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提出经

济体系与社会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即经济行为总是

嵌入于文化、习俗等非经济行为中。后来，美国学

者马克·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继续对其

进行研究，将社会关系纳入经济行为分析当中，提

出“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分析框架，将

嵌入性研究推向新阶段［12］。沙朗·佐金 （Sharon 

Zukin）和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 对“嵌

入”进一步细分，提出了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

性、结构嵌入性与政治嵌入性［13］。后来也有学者

提出制度嵌入、组织嵌入与利益嵌入，还有行动嵌

入、工具嵌入和主体嵌入。在对嵌入性理论的研究

中，部分研究者基于现实的思考与拓展提出了“半

嵌入性合作”“反向嵌入”“双向嵌入”等不同嵌

入模式。

近年来，嵌入性理论被引入我国广泛应用于社

会治理领域，用于探讨国家治理嵌入社会并主导社

会公共治理的机制路径等问题。总体来说，该理论

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包括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

系、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子系统之间

的关系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相互

嵌入形成国家-治理共治格局的过程，采用关系嵌

入理论框架来梳理，国家治理作为外在力量通过基

层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过程，是通过乡村社会内部

子系统之间的有效互动实现。一方面是多元乡村治

理体系把国家治理主体及客体资源嵌入集体经济发

展，另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发展生成基层社会秩序反

向嵌入多元治理体系，这种有效互动培育出能与国

家治理力量对接和联合的乡村社会秩序，推动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脱嵌”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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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为特征的国家-

社会共治格局并推动乡村社会协同发展。

2.2  嵌入性分析框架

多元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制定确立基层党组

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并以人事任命相关的

组织关联通道，将国家治理主客体嵌入并推动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将发展中形成的乡村精英，共同参与意识，发展成

效等要素输出，不断壮大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完善

民主程序，从而实现对多元治理体系的反向嵌入和

能效推动。引入嵌入性理论有利于理解我国乡村社

会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并可建立起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与多元乡村治理交互嵌入的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

图 1  新型集体经济与多元治理体系交互嵌入机理

Figure 1 Interactive embedding mechanism of new collective economy and pluralistic governance system

3  H 村案例分析

H村位于浙江省县级市兰溪市，下辖4个自然

村，7个村民小组，382户，1037人。区域面积1.96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45亩，水面40亩。因全境成

“市区”，村民大多以务工、从事第三产业、经

商、养殖为业。该村紧紧围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平调研H村时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

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

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

富裕起来”的相关指示精神，贯彻“村美、户富、

班子强”发展理念，以党建统领现代化新农村建

设，通过治理村庄环境与发展集体产业“双轮驱

动”，推动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被

评为“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H村的发展

及经验做法值得借鉴，本文主要对H村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和多元乡村治理相互嵌入的协同发展机制和

实践成效进行分析。

3.1  搭建党建引领的高效基层组织架构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H村强化以“村集

体领导为核心、村民为主体”的基层自治体系，组

建了以村“两委”为核心的村集体领导队伍，注重

发挥党支部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托管经营的土地

股份合作社全部由党支部领创办。坚持村民的主体

地位，树立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完善人民群众参与

的表达、协商、沟通长效机制。凡是与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相关的重大决策，皆通过民意调查、社会公

示、社会听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激发人民群众

参与热情，切实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

享的局面。同时，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在乡村振兴中

的攻坚力量作用，推动完善村级党组织领导的村民

自治机制。实现基层组织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农

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紧密结合。

3.2  组建全员参与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

组织

将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进一步盘活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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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众闲置资产，把散弱农户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

紧密结合，实施村集体内部无物不股、无人不股、

无事不股。在合作社入股过程中，遵循全民参与、

入股自愿的原则。以产权同享为核心，所有入股农

民与集体经济组织共进退、同发展，极大促进了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个体的均

衡发展。

3.3  创建产业融合的村集体经济事业

围绕H村城中村的区位特征和少耕地的资源条

件，不走传统“由一产向二产和三产拓展”的思

路，探索出“二产促三产带一产”发展路径，深挖

唤醒闲置资源，盘活固定资产，通过联合发包、租

赁、合作等方式，实现效益最大化，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一是整合依托村集体土地资源，通过村民集

资入股及银行贷款的形式，积极投资教育产业，相

继创办了中学、幼儿园、小学。二是通过为区域内

学校等企事业单位提供安保、保洁等门槛低、增收

效应强的配套后勤服务，既提升了村集体经济的盈

利能力，又将本村的闲置劳动力再利用，解决了

当地农民就业问题，实现二次价值创造。如今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净资产达到7200多万元，是2003年

底的10倍。同时，通过公开询价的方式，寻找存放

银行，进一步盘活了集体存量的资金，提高资金

效益。

3.4  构建人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一是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投入美丽乡村建设，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提升、公共服务保

障等美丽乡村建设体系。同时，努力争取各种渠道

的政策资金，为美丽乡村的开发建设提供资金保

障。二是细化村规民约，规范村民管理辖区卫生，

并通过号召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及疫情期间

的群防群控，进一步加强教育引导，每年全村党员

群众参与志愿服务达2万余人次，群众内生动力显

著迸发，极大激活了乡村生机活力。三是与全民共

享乡村振兴红利。村民农保医保及燃气安装等费用

均由村集体承担，并且自2013年起每月能领取生活

补助费（女满45周岁、男满50周岁230元/月；女满

50周岁、男满55周岁260元/月；女满55周岁、男满

60周岁500元/月；满90周岁每年有额外的高龄补贴

1000元，100周岁2000元），村民生活富足、幸福

感强。  

4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治
理体系嵌入发展

4.1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嵌入乡村治理提升

一是资源嵌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扎根于农村

且得益于农村资源和农民广泛参与，能够容纳大多

数农民、同时联结农民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效

为乡村治理提供资源支撑，补充国家涉农财政公共

供给的“最后一公里”。H村发挥党组织的资源传

导作用，将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盈余按比例用

于优化本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切实充盈了乡村治理

的经济资源，构成了满足村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

村庄凝聚力和村“两委”号召力的有效助力。

二是人才嵌入。其一是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培养

了一大批高素能、懂市场、善经营的管理型人才和

能扎根农村，有技术专长、实践经验的专业型人

才，不断壮大了乡村治理人才队伍，提升了干群联

系的紧密度和信任度，又因其在类型上的多元性，

也保证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所需人才的供给多

样性。如H村村民郑云仙，在经营一家零售店的同

时，坚持志愿服务十余年，把“群众事”当成了

“自家事”，当好邻里口中的“热心人”、社区居

民的“好管家”，后来担任H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

长，又被选为横山社区党委书记。其二是村民自组

织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活动方面的长期性，隐含

形成了集体经济所需潜在人才的参与式培养机制，

确保了人才甄别的精准性、稳定性和长效性。

三是关系嵌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将

村“两委”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上下管理关系演变为

同一经济组织中“利益创造牵头者”和“利益分享

者”的平等互动关系。这种平等互动关系有效降低

了村庄治理过程中的“摩擦成本”，显著提升了村

庄治理活力。H村创立“1+3”模式基层协商民主工

作，“1”指村党委，负责统筹安排本村的协商民主

工作；“3”指协商民主理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3个机构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互相

监督。共治逻辑的完善，增加了乡村事务决策透明

度，提高了乡村集体经济状况和公共服务水平。

四是认知嵌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培

育深厚的共参意识，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

逻辑和工作模式。乡村治理优化的本质在于良好内

部秩序的形成与发展，而其根源则在于村民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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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庄发展关系的认知现代化。H村村民在参与集

体经济组织各类活动中，逐渐提升了主体意识和契

约意识，在认知层面实现由传统农民向“经济人”

和“组织人”的转变。

4.2  乡村治理嵌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一是治理诉求嵌入。随着决胜脱贫攻坚之后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乡村治理的阶段性目标也转向推进农

村农民现代化，这也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转变功能定位

和发展方向。同时村民经过参与乡村治理实践，对新

型集体经济发展会提出更多元化诉求，如进一步完善

收益分配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程序，引导集体经济的

发展目标从服务支撑向共治共享转变。

二是治理资源嵌入。多元治理体系通过党组织

的核心领导实现反哺资源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传

导和嵌入。一是资源直接嵌入，即明确用于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支撑项目，减少项目

资源的传导性耗散；二是资源间接嵌入，即用于农

村公共事务的项目资源，采取一定的关联方式助推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三是治理组织嵌入。多元治理体系以党组织为

核心，发挥政治引导和智力支撑作用。一是通过基

层党组织书记与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

制度设计，实现对集体经济管理主体的嵌入，确保

新型集体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道路的基础信念和

政治方向；二是构建基层党组织与基层各类自治组

织的关联运行体系，通过人事渗透、决策集中，对

新型集体经济进行必要引导和全面支持，为新型集

体经济发展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提供参考方

案和支撑主体。

5  结语

利用嵌入式理论分析框架对H村新型村集体经

济和乡村治理的机理与成效协同发展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一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体

系中的核心主体地位。党组织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具有重

要作用，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组织统领

作用，优化村级基层组织的激励机制，通过党组织

带动激发各类组织和集体成员的发展活力和动力，

推动乡村协同发展。二是要充分发挥乡村精英在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领头雁”作用。不断总结

“领头雁”工作经验，特别关注乡村致富能人、返

乡大学生、退休干部和退伍军人等，通过传播先进

技术、知识、政策，切实带动乡村优势产业发展，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三是要不断优化

增强基层治理制度体系。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

村多元治理体系交互嵌入和交互建构的过程中需要

相关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引导和增效，在实践层面要

优化制度体系，打造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管

齐下”格局，创造农户间基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多

次重复博弈关系，有意识地引导和强化农户集体理

性，促进新型集体经济与社会治理共融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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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governan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ully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new era, 

developing a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th and inevitable choice to solve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f H village in Zhejiang 

province by using the interactive embedded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rural multi-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adhere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grass-

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build a coupled talent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mutu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Therefor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can be the core, a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leading geese” of rural elite tal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rs’ 

autonomy and elite talents, villages and villagers’ groups, further revitalize rural development resources and 

develop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iversified governance; Embeddedness theory


